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哲学基础

叶海涛　 　 沈利华

　　摘　要：相较于全球范围内两百多年来现代化浪潮中控制自然的主流思维与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的

生态意蕴与深厚的生态哲学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鲜

明特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生态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 “自然是生命之母”“生态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哲学本体论奠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

系”，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构建了认识论主线；“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坚持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则彰显了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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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主动开启还是被动卷入，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事实上都已经处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 需要

明确的是，两百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在走向

现代化的缘起、过程与具体道路等方面有着相当程

度的差异，因而“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

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

准” ［１］１２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要

特征，其中专门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２］２８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３］２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本质要求［３］２３－２４。 已历时两百余年的世

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生态哲

学意蕴。 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自然观

念、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系统工程思维方法、生命共

同体价值观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奠定了生态哲学基础，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

指南。

一、重现“自然”：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体论立基

　 　 在本体论基础层面，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和行动

方案，必然有着一个基石性的核心概念范畴。 “自
然”概念之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恰如

“商品”范畴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
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和生命的摇篮，并
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人类文明的产生和演

进，提供了资源能源等方面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强调要“把自然生态同人类

文明联系起来” ［４］１８，从而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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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生态哲学本体论

基础。 综观地球生命演化史，大自然总是慷慨地给

予所有物种生存繁衍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 纵观人

类社会发展史，每当文明进阶至某个关键的时间节

点，大自然也总是给予人类必要的原料和能源。 在

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化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的顺利

展开，离不开大自然所提供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主要能源及各种矿产资源。
“自然”是生命之母与文明之根基。 从纳米级

的病毒到地球上最高大的生物体巨红杉（Ｇｉａｎｔ Ｓｅ⁃
ｑｕｏｉａ），从亘古未变的厌氧菌到新发现的物种中国

巨型蝾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ｉａｎｔ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从最低级的

单细胞生物到万物之灵的人类……所有生命体都在

大自然的怀抱中孕育、生长。 人类文明诞生之前的

自然母亲，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自然母亲

怀抱中的每个孩子也都处于一种放养状态，直到人

类的诞生。 学会用火、懂得使用工具、发明了语言和

文字的人类，在自然母亲的众多孩子们中迅速脱颖

而出。 经历了相对漫长的原始文明阶段，大约距今

一万年前，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先祖们不约而同进入

到了农业文明阶段。 此时的自然，更像一位有着超

强孕育能力的多产母亲，成为人类仿效的“榜样”，
甚至是一种“阐述人生的模式” ［５］ 。 此时的人类，
已不再单纯依赖自然母亲提供的原料（食物），而是

试图改变某些植物的属性以使其更加高产，或者驯

化某些动物的习性以使其符合人类的需要。 人类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由采集和渔猎变成了农耕和

畜牧。
或许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语言、文字的发明和

使用，这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 与自然

母亲其他孩子相比，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 也正

是凭借这种特有的“想象”和“虚构”能力，现代人类

的共同祖先智人（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在大约 ７ 万年前正

式启动了伟大的 “认知革命”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６］３，２３，并从此开始了在地球生物链中位置的

快速跃迁。 因而，尽管人类是出生相当晚的孩子，但
其很快成为“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

孩子”。 人类“最强有力”之处或在于，“人类是一种

身心合一的生物”，“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

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人类“最不可思议之

处”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

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 无形的精神王

国———的居民”。 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身心合一

能力，凭借着对“意识”这一地球上最美丽花朵的独

家经营权，人类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

毁生物圈的物种” ［７］ 。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大幕的

开启，人对自然资源无尽的占有和攫取、对自然母亲

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严重伤害，已经影响甚至威胁到

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具有决定性的生产方式变革意义上，现代化

主要表现为工业化。 无论怎样理解现代化，其核心

和主旨即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

变。 因而可以说，工业化是构成现代化的基础内容

与核心动力。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

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

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

程。” ［８］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由西方先发国家倡导

并主导的以科技革命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历

了两百余年。 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带来了更为先进的

生产力，也将世界推入了现代化的浪潮。 按照马克

思的说法，这股现代化浪潮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

史”，全球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它使城市战

胜了乡村，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当年笔下“文
明的阴沟”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①，在西方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中以新的面貌再度成为令人失望的

现实。
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以来的人类文明史，

就是完全依据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向自然全方位开

战的历史。 在实验科学的力量下，自然对于人类生

存、发展而言的客观先在性和基础性被彻底否定；人
类自视有能力洞悉自然的所有秘密，并理所应当地

把自己当成了自然的绝对主宰。 作为一个有机存在

和“生命之母”的自然，就此被终结了，变成了一架

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 这架巨大的机器“被在它之

外的理智心灵，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并组

装在一起的躯体各部分的排列” ［９］ 。 人类以进步之

名，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控制、掠夺，甚至彻底地

征服。 从此，一代又一代人似乎顺理成章地学会了

蔑视自然母亲，“我们那种永恒的自然和独立的自

然的观念将被一洗而去”，“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也

将走向 死 亡 ”， “ 我 们 生 活 在 自 然 将 要 终 结 的

时刻” ［１０］ 。
曾经是生命之母与文明之基的自然，竟然在创

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被活生生地

终结了。 被终结的自然反过来又对人类进行了可怕

的报复，最终酿就了史无前例的生态环境危机，使之

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 如果说源发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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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已经足够快速，那么，在赶

超的强烈愿景和巨大压力之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迅猛，因为我

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

的工业化历程。 好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基因

与丰厚的生态哲学智慧，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决抛

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

中”，“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了一堆没有价值甚至是破坏

性的东西。 再补回去，成本比当时创造的财富还要

多”，他进而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永续

发展，走美欧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

为继、走不通的”，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道路” ［４］１９。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主线

　 　 在认识论层面，人与自然关系构成了理解人类

社会现代化进程甚至人类文明史的核心主线。 “生
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

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１１］ 。 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

确立与变迁，对应着人类文明样态的结构性整体转

换。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拜倒在自然脚下，各种自然

宗教和图腾崇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神表达；农业

文明时期的自然是人类效仿的“榜样”，人与自然总

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工业化暨现代化以

来的数百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某种颠覆性变化，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尊重和顺从，变为征服、
控制和掠夺。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

限，但必须要从自然界攫取维持生命存续的基本物

质生活资料。 原始人类获取食物主要通过采集植物

和渔猎动物等劳动方式，“人类曾有长达 ２５０ 万年

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为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

的生长情形” ［６］７５。 从植物根茎、种子、果实到包括

猛犸象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等各类食物，大自然为

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和能量。 大约

在一万年前，地球上的几大区域几乎同时开启了从

采集、渔猎走向农业农耕的历史进程。 人类开始投

入几乎全部的智力与体力，努力驯化和竭力操纵着

几种特定动植物的生命和成长过程，只是为了能得

到更多的淀粉、油脂、蛋白质、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

特别是其中“黑麦、大麦、小米、稻米、玉米和小麦”
等六大禾本科植物的驯化和培育，“堪称人类最壮

丽的成就” ［１２］１３０，“因为整个世界文明都靠它们维

持”，“倘若没有小米，就无法想象中华文明的诞

生” ［１２］１３３。 到了农业文明时期，自然母亲敞开胸

膛，以肥沃的土地给予人类千百倍的回报，人类从此

不再漂泊，过上了幸福安宁的定居生活。
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

转换的革命” ［６］３１９。 可以说，有了蒸汽机的发明、
改进和大规模应用所提供的廉价、充足而高效的能

源，才会有工业革命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化进程。
工业文明时期是人类认识、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

前成功的阶段，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原子核反应

堆，从工业产品到化工产品再到生化制剂，每一次科

技革命都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人类从

此开始无节制地向自然大肆索取，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化石燃料以及其他金属矿产，为现代化进程的

狂飙突进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能源。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也顺应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是基于自然规律

的相互协作关系，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

的关系则演变为一种赤裸裸的开发利用，甚至是掠

夺性使用的关系。 当历史进入 ２０ 世纪，沉浸于征服

自然所创造的辉煌奇迹的人类开始意识到，工业文

明在创造了远超过去的发达生产力和巨大物质财富

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人类陷入了

全球性生态危机。 在谈及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化

时，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指明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

展模式的弊端，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
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

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从上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

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

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１３］ 。
工业革命以来，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早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似乎

是一种普遍现象。 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

程已历经两百余年；而在中国，这一过程被压缩至几

十年。 换言之，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露的

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或许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先
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但是，生态环境问

题的显现与应对，在我国只有很短的时间。 显然，人
与自然关系主线在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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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凸显，主线作用越来越清晰。 针对约束渐紧

的资源、环境状况和日趋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

赋予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以强烈的生态意蕴和

中国特色。
应该说，现代化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和道路，在

生态危机的幽灵驱之难去的当下，“具有生态意义

的现代化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需要互相引入和借鉴发展模式或理念方式的概

念” ［１４］ ，且必须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吻合，与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毋庸置疑的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幅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为世界各

国妥善协调自然环境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提供了新的

选择，为解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系统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的
方法论指引

　 　 方法论层面，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

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将人与自然

关系异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喻成“一种生态

病”“一种疑难杂症”，“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

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
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因而“不能再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

须“ 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 角 度 寻 求 新 的 治 理

之道” ［４］７２－７３。
作为奠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之一的系统

论思维，虽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

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理论雏形———整体先于部分，
“部分要由整体来说明” ［１５］ ，从而初步具备了一种

朴素的有机整体视野，但直到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 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关于“系统”的一般原理的系列论著问

世，系统论才真正成为具有研究“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论。 在贝塔朗菲看来，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联动的功能整体，而非各要

素和部分的机械组合。 系统论思维方式由此成为具

有显著优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１９３５ 年，英国植物

学家坦斯莱（Ａ． Ｇ． Ｔａｎｓｌｅｙ）在“讨论植物群落及其

演替的‘超级有机体’概念过程时”，创造性地将“生
态”与“系统”结合起来，引入了“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概念术语：包括各种生物及“最广泛意义上的

生境因子”的“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整个系统”，它
具有从原子到宇宙之间“最为多种多样的类型和大

小”，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的基本单位” ［１６］ 。
照此理解，包括各种生命体在内的地球生物圈

就是一个有机联结的系统功能整体，当组成系统的

子系统或其中的要素改变时，整个系统的结构会随

之失衡，功能也会发生某种改变。 再延伸至人类社

会历史领域，人类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

程，包括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聚落方式的城市

化、政治理念的民主化与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等多层

次和全方位的历史转型。 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符

合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总观点和总

特征。
秉承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总观点和总特

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的基本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４］７３。 “全方位”即是要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全面加强和融入生态文明建设。 在党

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并被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１７］ 。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在“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基础上加入了“美丽”一维［１８］ 。 党的二十大

报告则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３］２３－２４。 这均体现了党

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勇气和决心。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

设，柯布、格里芬等国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代表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站

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高度为生

态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了很长时间，得益于其特有

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制度优势，中国将有希望走在世

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从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未来。 这能够在总体上帮助人们有力地挽救赖

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特别是挽救人类文明②。 党的

十八大以来，各领域、各板块、各行业全方位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鲜明特征。
“全地域”即是要在国土空间规划和开发领域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覆盖。 亚欧大陆东端、太
平洋西岸这块广袤土地与临海空间，哺育了勤劳、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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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智慧的中华民族。 国土空间资源作为中华民族

得以生息、繁衍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必须要科学开

发、合理规划，留住天蓝、地绿、水清、气洁的自然环

境与美好家园。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的开发与规划

面临着极大挑战，存在如土地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空

间与主要消费地逆向分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

脆弱等在内的先天不足。 据此，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
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强调要在开发

过程中首先判定其主体功能，因地开发，精准定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

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３］３１－３２。 城

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布局的

基本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覆盖”，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国土空间

基础。
“全过程”即是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体

制完善和机制运行中的全面融入。 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与机制运行日趋完善，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逐

步形成。 源头严防，指的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中产

生的问题在源头解决，从基础性工作抓起，防止问

题、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致力于通过对源头问

题的预防、严防，达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效果。
过程严管，指的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

航美丽中国建设，例如在生态治理的具体工作中要

明确责任主体、列出责任清单，改善制度法治碎片化

的执行现状，加大违章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等，致力于

构建党领导、政府主导、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的多方共治体系。 后果严惩，指的是党政执

行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督处罚责任，对
“未批先建”“无证排污”等违法情形应依法严惩，贯
彻好、落实好、执行好“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

责任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终身责任追

究制”等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

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之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从“人化自然”
的本体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认识论高度为人

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荣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

依循，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工程思维方法

的代表性呈现，也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四、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
价值论彰显

　 　 价值观层面，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世界

各国所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构建一个更为清洁、更
加美丽的世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现实追求。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资本主义社

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优美的生态环境都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解”、人性与自然本性的统一，既是历史

任务也是历史趋势，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

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

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 ［１９］ 。 相对

于自由、平等、正义等社会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价值

观念，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等的生态价值观更容

易获得全人类的价值共识。 相比基于民主、自由等

理念集结形成的“虚幻的共同体”，以人与自然之生

命为联结的“生命共同体”更具原真性，也为人类社

会走向更为整体和协调的现代化奠定了生态理念价

值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重要理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山水林田湖

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

发展的物质基础” ［４］７１。 按照“共同体”范畴的较早

权威阐释者滕尼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的看法，不
同于作为“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的“社会”，“共
同体”是有机生命的结合，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

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２０］ 。 以此推

演，包括所有生命物种在内的生态系统，暨人与自然

界中的其他生命物种一起，共同构成了共生共通、命
运相连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需要说明的是，在努力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生命共同体”在理论逻辑上不断丰富，在具体

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扩充新的“成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形象而

深刻地阐明了由“山、水、林、田、湖”有机构成的“生
命共同体”；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上，“生命共同体”大家

庭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草”；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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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 ２０２１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又把“沙”纳入到了

“生命共同体”的视野之中。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
水林田湖草”，再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重要理念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生态价值意义不断彰显。
与西方先发国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之“旧路”有所不同，作为后发国

家的中国，较早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吸取了

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是

明确了决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在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中寻找既能加快

经济发展又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方。 经历几代

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
“绿色发展”等系列理论成果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与

自然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一直作

为中国共产党人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践行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构件，并在新时代获

得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确证，“美丽中国”
也因之成为“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中的重要一个［１］３６０－３６１，成为世界现代化进

程中的鲜亮中国特色。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性

和普遍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已经超越了历时性

的局限而日益成为一个共时性的“命运共同体”。
生态环境保护也已经不是一国之事，也非一时之事，
面对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事实上没有哪个国

家能真正地置身事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

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出发，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
与“生态中心主义”对立的思维窠臼，唤醒了人类社

会对自然家园的原初记忆，重新联结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生命”本质联系，恢复了“自然”在“生命共同

体”中的地位，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观，奠定了世界范围内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共识基础。 遵循“生命共同体”重要理

念的价值指引，中国不仅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

著，而且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作出了巨大历史

性贡献，充分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责任和

担当，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

修复、碳达峰和碳中和等方面已经和即将兑现对世

界的庄严承诺。 我国在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净土

保卫战以及碧水保卫战中战果颇丰，三大基础性自

然资源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和全局性好转。 特别是在

植树造林增绿护绿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
“根据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１］３６１。
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道”的 ２０２１ 年世界地球日领导人气候峰会

上，习近平形象地将大自然喻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之

“根”，“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自然遭到系统性破

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倡
议“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

当，勠 力 同 心， 共 同 构 建 人 与 自 然 生 命 共 同

体” ［２］２７４－２７５。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探

索中形成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其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征程上的一抹亮丽特色。
总之，由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不同，世界上

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但在走向现代化

的历史大潮中，总有些值得总结和关注的普遍规律

与共通之处。 其中，如何正确理解“自然”概念以及

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既是各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议题，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性命题。 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

解，既要在现代化的共性与普遍性上加以认知；也要

在发展道路差异与中国特色上予以定位。 尽管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均主要表现为工

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但是，与世界现代化（工业

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紧张状况相比，
中国的现代化深刻意识到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进

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并以系统

论思维致力于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为全球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 ［２１］ 。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

践，将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两难”困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里程碑

式全人类共同价值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在谈及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时曾说：
“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

了。 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

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 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

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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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４１ 页。 ②具体可参见大卫·格里芬：《生态文

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２７—３５ 页；Ｊ．柯布：《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生

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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